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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蝠冲突导致人居环境中
东方蝙蝠的种群衰退

卢冠军，常 诚，朱文明

（长春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长春 130032）
摘 要

伴人种蝙蝠常栖居于人造建筑物，其活动引发的噪声和粪便污染易导致人蝠冲

突，但人类态度如何影响蝙蝠种群动态尚不清楚。为此，本研究于2015—2023年每年

6月，通过直接观察法和声学监测法，对黑龙江省6个东方蝙蝠（Vespertilio sinensis）繁殖

种群进行了长期追踪，并结合问卷调查揭示了居民对其栖居的态度及其原因。结果表

明：6个种群的动态模式呈现 4种类型。（1）哈尔滨桥面缝隙种群数量保持稳定；（2）哈

尔滨房檐种群、大庆秋林房檐种群和大庆铁西房檐种群分别在 2015、2016、2017年集

中消失或迁出；（3）大庆楼牌种群逐年下降后消失或迁出；（4）牡丹江楼间缝隙种群数

量由 2015—2016年的（22. 50 ± 1. 72）只骤减至 2017—2023年的（2. 17 ± 0. 89）只，并

持续维持低位。问卷分析表明，居民普遍对东方蝙蝠栖居持消极态度，主要反感原因

是噪声干扰（尤其在 20：00—21：00和 01：00—02：00）、粪便气味及对寄生虫的担忧。

Fisher精确检验结果显示，种群动态与居民反感原因显著相关（P < 0. 05），由噪声引发

的直接驱赶（如封堵出入口）是导致种群消失或迁出的关键因素。本研究证实人蝠冲

突是驱动城市蝙蝠种群衰退的重要力量，强调在保护中必须考量社区态度并采取针对

性管理策略，为缓解人兽冲突、制定科学的伴人种蝙蝠保护方案提供了关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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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ynanthropic bats frequently inhabit human-made structures， where their presence can lead to noise pollution 

and fecal contamination， resulting in human-bat conflicts.  However， the extent to which human attitudes influence the popu⁃

lation dynamics of these bats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Therefore， the present study conducted long-term monitoring of 

six breeding populations of the Asian particolored bat （Vespertilio sinensi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during June of each 

year from 2015 to 2023， utilizing direct observation and acoustic monitoring methods.  Additionally， questionnaire surveys 

we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their roosting behavior 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The results indi⁃

cate that the dynamics of the six populations exhibited four distinct patterns.  The population living in the Harbin bridge crev⁃

ice exhibited stable numbers.  The number of bats from Harbin eaves population， Daqing Qiulin eaves population， and Daq⁃

ing Tiexi eaves population exhibited a concentrated disappearance or relocation during 2015 and 2017 respectively.  The 

Daqing plaque population declined progressively， prior to its eventual disappearance or relocation.  Bat population size in 

Mudanjiang tiny gap between buildings population experienced a precipitous decline from （22. 50 ± 1. 72） （2015-2016） to 

（2. 17 ± 0. 89） （2017-2023）， and subsequently remained at a lower level.  Questionnaires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resi⁃

dents exhibited a consistently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Asian particolored bat， primarily due to nocturnal noise distur⁃

bances （especially between 20：00-21：00 and 01：00-02：00）， guano odors and ectoparasite concerns.  Fisher’s exact test 

reveal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the reasons for residents’ aversion （P < 0. 05）， with di⁃

rect expulsion caused by noise （such as sealing entrances） identified as a critical factor leading to population disappear⁃

ance or relocation.  This study confirms that human-bat conflict is a significant driver of urban bat population decline， under⁃

scoring the necessity of incorporating community attitude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to conservation efforts.  It provides 

critical case studies and evidence for mitigating human-wildlife conflicts and formulating scientifically informed conservation 

plans for synanthropic bat species.

物种灭绝是一个自然过程，即使没有人类活动

也会发生。然而，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却大

大加速了这一进程［1］。生物多样性丧失显著降低了

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可能对人类生存造成直接威

胁［1］。因此，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管理对于维

护地球生态平衡和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

要的意义。蝙蝠是世界上分布最广、进化最成功的

哺乳动物类群之一，具有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到目

前为止，共鉴定出 1 400多种，约占全球哺乳动物物

种数的五分之一［2］。蝙蝠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独特生

存空间，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如控制害虫、传播花

粉和种子及参与养分循环等［3］，同时被视为有效的

环境指示生物［4］，其回声定位系统也为声纳和雷达

系统技术提供了仿生学启示。因此，开展蝙蝠保护

研究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平衡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

然而，蝙蝠种群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全球

近 1 000种需要保护或研究［5］。近年来，由于自然生

境破坏、环境污染及生物资源过度开发，大部分蝙蝠

的适宜活动区域受到挤压，栖息地质量不断衰退，物

种分布面积持续缩小［5−6］。特别对于依赖建筑物的

物种而言，随着城市建设加快，大量旧建筑被拆除重

建，直接破坏了其栖息和觅食环境［7−9］。同时，栖息

在建筑物中的蝙蝠也因排泄物气味、潜在病原携带、

噪声干扰或引起恐惧等，严重影响居民生活［10−13］。

因此，将蝙蝠驱逐出人类住宅和建筑物的事件不断

发生，其中一些过激的驱逐行为甚至导致了局部种

群数量衰退或灭绝。在此背景下，缓解人蝠冲突、保

护城市区域的蝙蝠多样性显得尤为迫切。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一系列

保护建议和管理措施［5，14−15］。中国是全球蝙蝠多样

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分布有约 140种蝙蝠，约占全

球物种总数的十分之一［15］。尽管自 21世纪以来，我

国在蝙蝠研究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包括生态学与

系统发育学、病毒学、遗传学、生物地理学和生理解

剖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15−17］，但直接与保护相

关的研究仍然很少，且多聚焦于洞穴栖息的蝙蝠物

种［17］，而缺乏对建筑物中栖息的蝙蝠与人类相互作

用方面的研究。

东方蝙蝠（Vespertilio sinensis）隶属于蝙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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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pertilionidae）蝙蝠属（Vespertilio），广泛分布于中

国中部和东部地区［18］，是常见的伴人种蝙蝠，其喜栖

息于城市立交桥、建筑缝隙或废弃房屋中［19−20］。雌

性在夏季形成由数十只到数千只个体组成的哺育群

体，于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产仔，每胎 1 或 2 只幼

蝠［19］。为厘清东方蝙蝠在人类建筑物中的种群动

态，并揭示周边居民对其的态度与成因，本研究于

2015—2023年每年6月，对黑龙江省6个栖息于建筑

物内且个体数量较多的东方蝙蝠种群进行了长期跟

踪观测。

1　研究方法

1. 1　栖息地分布与类型

2015—2023年每年6月，对黑龙江省的6个东方

蝙蝠繁殖种群进行了追踪研究。依据其栖息的人造

建筑结构特征，将栖息地划分为桥面缝隙、房檐、楼

牌和楼间缝隙4种类型（表1，图1）。

表1　东方蝙蝠的6个种群栖息地信息

Table 1　Roosting habitat information six populations of the Asian particolored bat
栖息地类型
Habitat type

桥面缝隙
Bridge crevice

房檐
Eaves

楼牌
Building plaque
楼间缝隙
Tiny gap between buildings

栖息种群
Populations

哈尔滨桥面缝隙种群

哈尔滨房檐种群

大庆秋林房檐种群

大庆铁西房檐种群

大庆楼牌种群

牡丹江楼间缝隙种群

地点
Sites

哈尔滨市阿城区立交桥桥面缝隙

哈尔滨市交界街道居民楼房檐

大庆市秋林商场房檐

大庆市铁西小区房檐

大庆市悦园小区居民楼楼牌

牡丹江市秋林小区两栋相邻居民楼间缝隙

经纬度
Latitude and longitude

45°32′51″ N， 126°59′42″ E

45°20′51″ N， 127°05′14″ E

46°35′46″ N， 125°00′35″ E

46°35′37″ N， 125°00′17″ E

46°36′58″ N， 125°53′48″ E

44°34′45″ N， 129°37′04″ E

图1　东方蝙蝠的4种栖息地类型

Figure 1　Four habitat types of the Asian particolored 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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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东方蝙蝠个体数量调查

2015—2023 年，每年 6 月 1—30 日，在 6 个栖息

地分别进行 5次东方蝙蝠种群调查。根据种群内个

体数量和栖息方式（集中栖息和分散栖息），分别采

用以下2种调查方法。

（1）声学采样法。适用于栖息分散、具有多个出

飞点的大型种群，包括哈尔滨桥面缝隙种群、哈尔滨

房檐种群、大庆秋林房檐种群和大庆铁西房檐种群。

该方法以“出飞持续时间”作为衡量种群大小的指

标。具体操作，日落前 30 min，在栖息地利用超声波

探测仪（Echo Meter Touch 2 Pro，Wildlife Acoustics 
Inc.）录制出飞东方蝙蝠的回声定位声波。将首次

同时录制到至少 2 只个体声波的时间点记为“出飞

开始时间”；持续录制至连续 5 min内未能再同时录

得至少 2只个体的声波，则将此前最后 1次同时录制

到 2 只及以上声波的时间点记为“出飞结束时间”。

二者之间的时间间隔定义为“出飞持续时间”。

（2）直接观察法。适用于栖息集中、仅具单一出

飞点的小型种群，包括大庆楼牌种群和牡丹江楼间

缝隙种群。当东方蝙蝠离开栖息地时，可通过“直接

观察计数”方法确定种群内的个体数量。具体操作，

日落前 30 min，在距离栖息地直线距离 10 m的位置，

使用夜视仪（Nikon A211，购自上海胜利测试技术有

限公司）对出飞个体进行直接计数，直至连续 5 min
内无东方蝙蝠飞出，结束观察，所计总数即为该次调

查的种群个体数量。

1. 3　居民态度调查

为探究居民对东方蝙蝠栖居的态度及其成因，

2016 年 7 月 10—30 日，在 6 个栖息地周边开展了问

卷调查。其中，哈尔滨桥面缝隙种群的调查覆盖立

交桥两侧垂直距离 200 m内的居民，发放问卷 49份；

牡丹江楼间缝隙种群的调查集中于构成栖息间隙的

2栋居民楼内的居民，发放问卷 36份；哈尔滨房檐种

群、大庆秋林房檐种群、大庆铁西房檐种群和大庆楼

牌种群仅调查了有东方蝙蝠栖息的居民楼内的居

民，分别发放问卷 39、32、40、50份。在问卷中，我们

请受访者从“粪便气味、寄生虫、噪声、病毒风险、恐

惧感和无影响”6 个选项中选出 1 项最为突出的影

响。针对选择“噪声”的受访者，进一步请其指明

受干扰最严重的具体时间段（以 1 小时为间隔，从

00：00—01：00，01：00—02：00，……，23：00—24：00
中勾选）。所有调查均辅以现场访谈，以深入了解居

民对蝙蝠栖息地的处理方式。

1. 4　数据统计

利用 shapiro. test 函数检验数据正态性，并使用

bartlett. test 函数检验数据的方差齐性。在此基础

上，根据数据分布特征选择相应的统计检验方法，其

中哈尔滨桥面缝隙种群数据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

性，使用 aov 函数检验不同年份间的整体差异显著

性，其余 5 个种群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或方差不齐

性，则采用 kruskal. test函数检验不同年份间的整体

差异显著性。利用 dunnTest函数对 6个种群不同年

份间差异显著性进行多重比较。利用 Fisher. test函
数分析不同种群栖息地周边居民对东方蝙蝠态度原

因的差异显著性，并检验居民报告的主要反感原因

与种群动态之间的相关性。利用 ggplot2绘制箱线图

和折线图，所有分析与绘图均在R 4. 0. 4中完成。

2　研究结果

2. 1　东方蝙蝠种群的动态变化

基于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结果，将 6 个东方蝙

蝠种群的动态模式分为 4 种类型。（1）稳定型：哈尔

滨桥面缝隙种群的出飞持续时间在各年份间差异不显

著（df = 8， F = 0. 89， P > 0. 05），平均值为（49. 16 ± 
4. 32） min，表明其种群数量保持稳定（图2（a））。（2）集中

消失型：哈尔滨房檐种群（df = 8，χ2 = 43. 83，P < 0. 05）、
大庆秋林房檐种群（df = 8，χ2 = 43. 82，P < 0. 05）和

大庆铁西房檐种群（df = 8，χ2 = 43. 18，P < 0. 05）出

飞持续时间分别由（28. 40 ± 3. 71） min（2015 年）、

（26. 40 ± 3. 13） min（2015 年）、（26. 80 ± 2. 15） min
（2015—2016年）骤降至后续年份无东方蝙蝠出飞，

种群集中消失或迁出（图2（b）-（d））。（3）持续衰退型：

大庆楼牌种群（df = 8，χ2 = 43. 76，P < 0. 05）的个体数

量呈连续下降趋势，由（167. 80 ± 4. 76）只（2015年）

减少到（113. 60 ± 2. 51）（2016年）、（51. 00 ± 4. 69）只

（2017年），于 2018年消失或迁出（图 2（e））。（4）骤减

后低位稳定型：牡丹江楼间缝隙种群（df = 8， χ2 = 
26. 74， P < 0. 05）的个体数量在 2015—2016 年为

（22. 50 ± 1. 72）只，于2017年骤减至（2. 17 ± 0. 89）只，

并在此后（2018—2023年）维持了较少数量（图2（f））。
2. 2　居民态度及其成因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不同东方蝙蝠种群对居民

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且影响类型直接关联到居民

所采取的处理方式（表 2）。在对牡丹江楼间缝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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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态度的调查中，有 88. 89%的受访居民表示未受东

方蝙蝠栖息影响，因而未采取干预措施。与之相反，

其余 5个种群周边的居民大多报告了负面影响并持

消极态度。其反对原因主要有两类。（1）反感粪便或

惧怕寄生虫：居民的主要顾虑在于粪便气味难闻且

污染环境及寄生虫带来的健康威胁，如哈尔滨桥面

缝隙种群，居民因粪便或寄生虫反感蝙蝠的占比分

别为 55. 10% 和 40. 82%，但该群体中噪声影响极低

（4. 08%），未引发居民采取物理干预措施。（2）夜间

噪声干扰：蝙蝠发出“吱吱”可听声严重干扰居民生

活，如哈尔滨及大庆地区的 3个房檐种群，噪声成为

绝大多数居民反映的主要问题，占比为 85. 00%～

90. 63%，进而导致这些栖息处被居民封死出入口。

进一步分析表明，00：00—02：00和 20：00—21：00为

2个噪声干扰高峰期（图3）。

Fisher精确检验结果（表 2）显示，不同东方蝙蝠

种群对居民的影响原因存在显著差异（P < 0. 05）。

据此可将影响类型归为 4类，即粪便气味+寄生虫型

（哈尔滨桥面缝隙种群）、噪声型（哈尔滨房檐种群、

大庆秋林房檐种群和大庆铁西房檐种群）、噪声+无
影响型（大庆楼牌种群）和无影响型（牡丹江楼间缝

隙种群）。这些结果反映出蝙蝠栖息位置与人类居

住环境的交互关系具有高度特异性，而噪声是促使

居民采取物理干预措施的关键因素。

2. 3　居民反感原因与种群动态的关联分析

居民反感东方蝙蝠的原因（粪便气味+寄生虫

型、噪声型、噪声+无影响型和无影响型）和种群动态

（无变化、集中消失、逐渐减少后消失和减少后保持

不同字母标注表示各年份间差异显著。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years.
图2　2015—2023年东方蝙蝠种群大小的动态变化

Figure 2　Dynamics of population size in the Asian particolored bat from 2015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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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均可分为 4 种类型。Fisher 精确检验结果显

示，东方蝙蝠种群动态受到居民反感原因的影响

（P < 0. 05）。尽管哈尔滨桥面缝隙种群（粪便气味+
寄生虫型）存在公共卫生困扰，但由于未引发居民的

干预，其种群数量在监测期内保持稳定。当东方蝙

蝠产生噪声干扰时，当地居民采取 2 种处理方式均

导致了种群消失或迁出：一是完全封死出入口，导致

哈尔滨房檐、大庆秋林房檐和大庆铁西房檐这 3 个

“噪声型”种群消失或迁出；二是人为干扰栖息地，在

大庆楼牌种群（噪声+无影响型），居民使用高压水枪

或竹竿等方式直接驱赶，导致其种群数量逐年下降，

并最终随 2018 年楼牌的人为拆除而消失或迁出

（图 2）。牡丹江楼间缝隙种群（无影响型）对居民的

影响较小（88. 89%的问卷对象选择无影响），调查期

间未发现人为干扰或驱赶行为，其种群在初期骤减

后维持在较低水平。

表2　东方蝙蝠种群对居民的影响

Table 2　Impacts of Asian particolored bat population on local residents

种群
Population

哈尔滨桥面缝隙
Harbin bridge crevice
哈尔滨房檐
Harbin eaves
大庆秋林房檐
Daqing Qiulin eaves
大庆铁西房檐
Daqing Tiexi eaves
大庆楼牌
Daqing plaque
牡丹江楼间缝隙
Mudanjiang tiny gap between buildings

有效问卷
Valid 

responses

49 a

39 b

32 b

40 b

50 c

36 d

影响占比 /%
Reported impact

粪便气味
Fecal odor

55. 10

7. 69

6. 25

10. 00

8. 00

8. 33

寄生虫
Ectoparasite

40. 82

2. 57

3. 12

5. 00

2. 00

2. 78

噪声
Noise
4. 08

89. 74

90. 63

85. 00

64. 00

0

病毒风险
Virus risk

0

0

0

0

0

0

恐惧
Fear

0

0

0

0

0

0

无影响
None
0

0

0

0

26. 00

88. 89

处理方式
Treatment

无

封死出入口

封死出入口

封死出入口

人为干扰

无

注：同列数据后字母不同表示东方蝙蝠种群对居民的影响原因存在显著差异 （P < 0. 05）。

Note：Values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 letters with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ported impacts among Asian particol⁃
ored bat population （P < 0. 05）.

图3　东方蝙蝠产生噪声干扰的时段

Figure 3　Time periods of noise disturbance caused by Asian particolored 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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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1　东方蝙蝠的种群下降及其影响因素

理解种群动态的驱动机制是动物生态学和保护

生物学的核心议题之一［21］。本研究通过 9年的野外

监测表明，83. 33%（5/6）的东方蝙蝠种群呈现下降趋

势，其中夜间产生噪声干扰的 4个种群，其栖息地出

入口常被居民封堵或遭受持续性人为干扰，导致东

方蝙蝠死亡或迁出。类似研究结果在多个伴人蝙蝠

物种中也见报道。例如，在西班牙，人为干扰导致成

年雌性普通伏翼（Pipistrellus pipistrellus）存活率大幅

度 下 降 ，其 种 群 规 模 在 1998—2000 年 减 少 了

92%［22］；在美国 O’shea et al. ［23］发现在 2002—2005
年，约有 26%的建筑物内栖息的蝙蝠种群遭到驱逐，

突显了人蝠冲突对城市蝙蝠生存构成的普遍威胁。

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人为干扰在蝙蝠种群动态中的

关键作用。尽管我们的研究也发现牡丹江楼间缝隙

种群同样呈现下降趋势，但在调查过程中并未发现

人为干扰行为，因此推断其种群衰退可能源于其他

环境压力，如觅食生境丧失［24］、灯光和交通噪声干

扰［20，25］或农业及环境中的化学药剂污染［26］。这一案

例说明，在城市生态系统中，蝙蝠种群的衰退可能是

多种压力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3. 2　人蝠冲突的驱动因素与行为机制

城市栖息的蝙蝠更容易与人类发生冲突而被驱

逐出栖息地，从而导致蝙蝠死亡率增加［8］。已有研

究证实，人类从建筑物中驱逐蝙蝠的原因有两类：一

是直接影响，包括噪声干扰［10］、粪便气味［11］和寄生

虫［10］；二是认知层面的“恐蝙蝠症”（或对蝙蝠的恐

惧），即公众因担忧疾病传播或受文化符号影响而对

蝙蝠产生非理性恐惧［12−14］，这已成为全球蝙蝠保护

的主要障碍之一［27］。通常，宣传教育被视为缓解冲

突、促进和谐共存的关键途径，因其能有效提升公众

对蝙蝠生态价值的认知［13］。然而，在本研究中，居民

受到的是实际影响（如粪便气味和噪声），而非认知

问题（如疾病和恐惧，表 2），这可能暗示了仅依靠宣

传教育的方式可能无法真正消除居民与东方蝙蝠间

的矛盾冲突。

从声学机制看，尽管蝙蝠回声定位的声波超出

人类听觉上限，但其社会性交流发出的叫声多处于

可听范围内（< 20 kHz），这些可听声在育幼期特别

明显。幼蝠通过可听声召唤归巢母蝠以实现母幼识

别［28］，此类可听声与蝙蝠在地面上移动产生的噪声

叠加，共同构成对居民的噪声干扰［10］。本研究发现，噪

声干扰主要发生在栖息于居民楼的东方蝙蝠（表2），并
有2个高峰期（图3）：一个是日落前后（20：00—21：00），
此时是东方蝙蝠外出捕食前的活跃期，个体间的交

流较为频繁；另一个是凌晨（01：00—02：00），可能是

母蝠捕食回归阶段，需要与幼蝠间通过可听声相互

识别［28］。本研究还发现，哈尔滨桥面缝隙种群对居

民的主要影响是粪便气味和寄生虫。该栖息地位于

桥面下的缝隙，由 10 000多只东方蝙蝠组成［29］。大

量的东方蝙蝠粪便和体表寄生虫直接掉落在地表，

堆积现象明显，居民更容易受这两方面的困扰。由

于东方蝙蝠不直接栖息在居民楼，即使能产生大量

噪声，但在传播过程中能量逐渐衰减，因此噪声对居

民影响较弱。

3. 3　东方蝙蝠栖息地的保护建议与挑战

栖息地是蝙蝠冬眠、交配和繁殖的重要场所［30］，

其破坏是导致种群数量下降的直接原因之一［7］。

Luo et al.［31］研究发现，娱乐活动对洞穴栖息地的干

扰已对多个蝙蝠物种产生明显有害影响，并建议优

先保护中国蝙蝠的地下栖息地。然而，在自然栖息

地因丧失和土地利用变化而持续减少的背景下，更

加强调了建筑物对蝙蝠的潜在可利用价值［30］。本研

究表明，栖息于建筑物的东方蝙蝠同样受到威胁，居

民常采取的驱逐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个体数

量的减少。已有研究也发现我国蝙蝠数量在下

降［7］，但相关的保护研究［17，32］仍较少。我们再次呼

吁更多栖息地保护方面研究，尤其应关注栖息在居

民楼内的大型种群。这些种群因与居民接触密切，

更易引起冲突并面临直接的生存危机。为有效保护

蝙蝠物种多样性，学者们已提出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16］和加强公众教育［33］等建议。然而，在缺乏自然

栖息地的情况下，大多数城市蝙蝠似乎更依赖于人

造栖息地生存［17］。城市蝙蝠与居民间存在不可调和

的矛盾，这最终导致种群受到威胁［7］。自 14世纪以

来，中国传统文化将蝙蝠与好运联系在一起，但我们

的研究证实，仅凭这种积极的象征意义，而忽视当地

居民与蝙蝠间的现实矛盾且缺少法律法规的支撑，

将难以有效促进蝙蝠保护［27］。因此，对于易引发公

共卫生问题的蝙蝠种群，更需采取科学的特殊保护

策略［34］。

依据本研究结果，我们建议在东方蝙蝠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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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应为其选择适宜的栖息地作为繁殖场所，并

通过迁地保护的方式，减少其对当地居民造成负面

影响。国际上的相关实践提供 2个可以借鉴的经典

案例：（1）荷兰的蝙蝠桥。该桥体为蝙蝠提供了 3类

栖息空间，能够满足其全年的生存需要，展现了功能

服务与生态环保的完美融合［35］，可为未来城市立交

桥重建提供参考。（2）蝙蝠箱。研究表明，蝙蝠箱能

够有效缓解因自然栖息地减少所带来的生存压

力［36］，并已被证实能够成功吸引蝙蝠栖息。目前全

球已有 71种蝙蝠被记录使用蝙蝠箱，其中 31种将其

作为繁殖场所［37］。此外，蝙蝠箱因建造成本较低、安

装便捷和选址灵活等优势，成为临时或长久栖息地

的理想选择［15］。

对东方蝙蝠的有效保护必须将科学研究和保护

实践紧密结合，以准确识别现存问题、优化解决方

案，并最终验证其对促进种群增长或维持种群稳定

的成效［5］。然而，在通过迁地保护建立新栖息地的

过程中，存在 3 个急需解决的困难。（1）经费保障问

题：保护地的长期维护需要稳定、持续的资金投入。

尽管普通研究人员可能获得短期科研经费支持，但

难于承担长期运营成本。因此，亟需呼吁政府、企业

及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支持机

制。（2）迁入地选址与审批：新栖息地的选址涉及公

共用地审批和建设流程需要政府部门全程参与协

调，以确保能够提供合法、稳定且可适宜长期使用的

替代栖息地。（3）基础数据支撑不足：本研究中的6个

东方蝙蝠栖息地均为繁殖地，而新建栖息地外部环

境的温度和湿度是否适宜幼蝠生存？周边环境的昆

虫丰富度是否能够提供所需能量？这些问题均需要

大量科研工作者的前期工作。这些关键问题的解

答，均依赖于大量科研工作者开展前期的系统调查

与数据积累。因此，为解决东方蝙蝠的种群危机，需

要构建一个由政府主导、科研支撑及公众参与的综

合保护体系。

4　结论

本研究表明，城市环境中东方蝙蝠的种群动态

与人蝠冲突密切相关，且冲突类型的不同会导致不

同的种群命运。哈尔滨桥面缝隙种群虽数量稳定，

但其引发的粪便异味和寄生虫等问题构成了潜在的

公共卫生风险；牡丹江楼间缝隙种群在未受直接驱

赶的情况下仍显著衰退，具体诱因尚待深入解析；而

其余 4 个种群则因噪声干扰招致居民驱赶，最终消

失或迁出，且在后续 6～8年的监测中未显现恢复迹

象。上述结果证实，人为干扰，特别是针对噪声的物

理驱赶，会对东方蝙蝠种群产生不可逆的长期影响。

类似的研究也证实人类活动可导致菲菊头蝠（Rhi⁃
nolophus pusillus）种群规模逐年下降［38］。鉴于蝙蝠

在夜间害虫防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服务价

值，我们呼吁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及相关管理者，将缓

解人蝠冲突与人造栖息地的可持续管理纳入保护实

践的核心内容，以实现城市蝙蝠多样性的有效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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